访谈：

无悔的守护

——访松毛岭战役遗址保护人项永生

片花：

他是近万名红军烈士的守陵人，又是松毛岭战役遗址保护人，保护着长征前最惨烈的一战“松毛岭战役”遗址。

他是当年冒着杀头危险，自发成立安葬万名红军烈士遗骸的民间组织“无祀会”的后人，无悔地守护着重要的战役遗迹和红军精神。

他农民出身，人到中年，却舍弃在厦门的产业和农庄，成立民间保护协会，倾尽家产，修山道、建红军公墓、筹钱建纪念广场。

面对亲人的不理解和乡亲的质疑，8年间他艰难前行。在他的努力下，人们逐渐淡忘的历史被重新唤起，杂草荒山重新回归英雄山。

从普通一农民到成功生意人再到执着守陵人，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艰难转身?

从贫瘠小山村到厦门繁华地再到荒芜老战场，是什么促成了他的震撼回归?

请听人物专访《无悔的守护——访松毛岭战役遗址保护人项永生》。

主持人：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1036新闻周刊》，我是主持人刘学。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1934年，长征前第五次反“围剿”，红军与国民党军展开了异常惨烈的一战，近万名红军战士战死松毛岭，为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今天，我们节目的来宾现在的生活就和这段历史联系在了一起，他就是连城县保卫中央苏区战地遗址保护协会发起人、常务副会长项永生。项会长，您好!

项永生：你好！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平时大家都怎么称呼您？

项永生：我们在村里面啊，叫我“森林侠”，也就说我们要有一个返璞归真的心态，森林，峡谷。

主持人：相信大家通过节目开始前的短片儿已经对项会长堪称传奇的经历有了初步了解，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森林侠”选择回到松毛岭曾经的战场做一个守护者？我想大家有必要先了解1934年9月发生在龙岩松毛岭上持续了七天七夜的那场恶战。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儿，和大家一起回忆和了解松毛岭战役。

片花：

1934年9月23号，农历八月十五。红军长征出发前，最惨烈一战“松毛岭战役”打响。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和近万名民兵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在长汀与连城交界的松毛岭上，与国民党军队六个师和一个炮兵团激战了七天七夜。

国民党军队用上百架德国进口的“黑寡妇”飞机与大炮轮番轰炸，红军各处阵地工事几乎被摧毁，焦土一片，后红军与敌人反复冲杀肉搏。《长汀县志》中记载了这场惨烈的战斗：“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这一战，近万名无名红军战士身死松毛岭。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闽西，松毛岭下的连城县朋口镇文坊村19位村民甘冒杀头示众的危险，悄悄地自发成立了收殓安葬红军烈士遗骸的民间组织，取名“无祀会”，寓意守护无人祭祀的红军英烈。前后历时一年多，将松毛岭上牺牲的红军英烈入土为安。

主持人：通过短片儿的介绍，似乎又把我们拉回了1934年，那炮火纷飞的年代。但对于这段历史，早些年其实了解的人并不多。项会长，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松毛岭战役。

项永生：松毛岭战役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啊，国民党要围剿中央红军呢，那这一道东线这个防线啊是非常重要，从这面过。国民党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啊，来攻战我们松毛岭。在中央苏区打得最惨烈的一仗。听我爷爷讲，那个伤亡惨重啊。

主持人：这惨重到什么程度？

项永生：我去北京采访过肖兴怀将军的女儿，叫肖娜。据肖兴怀将军跟他女儿讲啊，这树枝上都挂满了断手、断脚啊。尤其他在下山的时候，满山遍野都是尸体啊，他是踩着尸体，一脚一个，一脚一个，这样踩下来的。那其中有好多奄奄一息的那些伤员啊，有抱着她父亲的大腿说同志，带我下山。有的是叫兄弟，带我下山。他说照猜测啊，应该叫同志的应该是红军，后面他就背起了一个，他说越背越沉，越背越沉，后面那个肠子啊呼噜都流下来，就冷了。肖兴怀将军那时候是九军团一个代团长，他是这样回忆的。

主持人：战役结束了，红军的遗体怎么来进行掩埋？
项永生：红军啊，那时候是被迫转移啊，那留下来满山遍野的尸体啊。当初老百姓啊对红军的一种深情大爱吧。所以当地群众，也包括我爷爷19个人，一个人有出了两斗谷子，发动群众上山就地掩埋。他们成立一个民间组织，叫“无祀会”，“无”是没有的无，“祀”是祭祀的祀。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做个简易的墓。做了一个祭祀活动，叫“倒粥”。用民俗愿我们的红军英烈能够得到安息。那天还杀了个猪叫“插花”，花就是血碰到墓前，一个活动。

主持人：“倒粥”、“杀猪”，这都是咱们闽西客家人的习俗？

项永生：哎，习俗，祭我们的英烈。这个活动后面文革才终止，无祀会的故事啊一直传承下来。

主持人：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决定要建设这个松毛岭无名烈士墓的？

项会长：08年开始嘛。是因为赣龙铁路它一定要从那边过，改不了。

主持人：那你刚回来，开始建设松毛岭这个无名烈士墓的时候，第一样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项永生：第一，首先比较紧要的事情把这个红军遗骸想办法给他安置好。该怎么做？我也特地跑到北京，找张南生的儿子张家诚、项南的秘书（杨志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庞松等等。我们要把整个布局啊要有名，你要出于什么来做？后面我们就成立一个连城县保卫中央苏区战地遗址保护协会，以协会的名义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主持人：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项永生：像这个事情一直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有一定的地位的，我爷爷常讲这个事情。松毛岭战役它为红军长征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迟滞了国民党进攻我们红都瑞金。所以，应该要把这些无名英烈的英雄事迹，把这英雄的故事，好好地传承下去，把我们“无祀会”的这个美德、精神啊，给它传承下去。

主持人：我听说刚开始回来，你为了找到更多的红军烈士遗骸啊，背着90岁的老阿婆上山去找。

项永生：那是因为后面啊长了很多草，比较看不清楚。我们要把这个遗骸啊主要点在哪里要搞清楚的话，那她是亲历者。我背了一个90岁的老阿婆，她的公公啊就是“无祀会”成员，她也经常帮忙送饭，那时候她可能也就是十来岁。背着她去，因为她也不方便，身体比较差，给我们指定给他找出来在哪里。

主持人：您就做上标记。

项永生：对。做上标记以后，我们就开始给他挖掘出来。我后面挖出了130多缸，3000具左右。

主持人：那咱们是怎么把他从原来的这个“无祀会”这个埋葬的地址，放在了现在这么一个位置上，怎么做的具体?

项永生：当时首先我们选一个点嘛，在那边我们申请临时用地啊。黄沙村啊、新河乡啦、管林业他们林场啦，我们都一个个找他们，得到他们支持。那个点上面也还有一个坟，当地人的祖坟，我们跟他们商量，做了耐心工作，有的时候也会破口大骂，我们只能够为了成就这个事情，我们都不能够跟人家争，都认了，反正都是我们的责任，也得到他们的支持。后面按照民俗我们也拿一头猪给他去“插花”。做个活动，意思就说让这个红军英烈也有一个一席之地，我们互相各方面的理解。为了能够节约资金，所以在那个山中间破一个槽，我们用钢筋水泥给它倒上板，因为我们协会也没有什么资金，很困难，总不可能一个人做一个点一个墓啊，公墓实际上也只有一个墓。那么所有的遗骸，当初我还有一个面包车，那请人家车，人家不给你拉，出价很贵。干脆就……
主持人：自己拉。

项永生：我自己那个面包车拿来拉，一层层拉上去，垫一下那个棉被。拉上去以后呢，我们就一叠一叠叠上去，一叠4、5个，5、6个一层啊，立体式的这样安葬。那上面就放了瓷砖，不要去盖，盖都放不上去了嘛，全部叠好，把它封好来。但是要有一个碑啊，那碑的话又很有缘分。当时厦门一个工地啊，他们发来一个图片，一个大石头十八吨，非常漂亮，看了我们就很喜欢，我说算了，就你就这个拉过来做墓碑。埋葬那个时候啊也很奇妙，东西来了就要卸，卸了就要装上去，要用钩机、吊车。那也不好吊，底下施工的人他要挖挖挖，我说不能动不能动，后面他就滑，滑了就滑了，那个位就定下去了，给它顶好。转过来一个30度，诶，看了山更顺，结果这个墓啊，就这样子成型啦。后面很多人啊，哇，他说这个谁？哪个名师做的？做得这么好啊！十八吨的那么不规则石头，能够摆得这么正啊，这难得难得！
【小专题】

2010年7月1号，松毛岭无名红军烈士墓开工建设。项永生的爱人罗新容现在回忆起建墓的过程，还控制不住地留下了眼泪。

【出录音】哇，那时候真的是，心里面是，反正就是，就是好像心里很……，很那个啊。觉得你看，他就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自己去解决。（所以，那个时候非常辛苦的。）对。没事的时候天天都在想松毛岭，再苦他也不说苦。早出晚归，开路啊，到处跑，为了松毛岭，他就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录音止】

因为尊重民间百姓习俗，人来人往的白天不能运送装遗骸的金庵，项永生只能每天凌晨不到4点起床，开着自己的面包车开始装红军烈士遗骸。山上有的路已经荒废多年，项永生还得清除杂草，山里的凌晨露水非常重，衣服和裤子几下子就被打湿了。建无名烈士墓两年半的时间，项永生长期穿着湿答答的裤子，落下了风湿病和关节炎的病根。病情严重的时候走路一瘸一拐的，就自己弄点中草药调理。每天起早贪黑自不必说，常年累月一日三餐也没有保障，又落下了胃病。罗新容权衡再三，彻底放弃了厦门的生意，回家照顾项永生。

【出录音】他自己热爱的，他再苦他也不觉得苦，为了这个松毛岭。像我女儿说的一样，虽然爸爸没钱拿回来，也没时间陪我们，她也还很心疼他，还是很理解他，看他这么苦，这两年我也回来了，多少也能照顾他一点，能帮他的我都尽量帮他，尽量支持他。他自己也是觉得，他说对不起家庭，哈哈，对不起家里面的人，他也觉得愧对家里面，哈哈。【录音止】

凭借着“愚公移山”的韧劲儿，2013年2月，无名烈士墓基本建成。“无祀会”后人、文坊村退休教师项合兴：
【出录音】项永生呢，当时有些群众不理解，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东西，但是他不辞劳苦啊，做这项工作。他这个人啊吃苦耐劳，对烈士怀着崇敬的心情，弘扬红军这种精神，让后人不要忘记历史，勿忘初心。【录音止】

主持人：平时要做战地遗址的保护工作，还要在山上守陵，和家人平时见面的时间非常少吧？
项永生：也习惯了，都两三天不打电话也正常，有的时候也会责备一下啦。她说，天天跑来跑去，电话也不打一个，家你不回家。出去有的时候整个月整个月或者两三个月都不回去，半年都没回去。好比说我儿子现在浙江，至少是五六年我没有去看过他一次，有的时候他有一点埋怨，现在也慢慢地习惯了。

主持人：我能看到，刚刚谈到松毛岭战役的时候，您的眼睛是那种很坚毅的，现在谈到家人的时候，有点闪着泪光。确实对家人这一块，这几年的疏忽就是更多，这也是无奈。

项永生：必然的，没办法。我老爸是不在了，前几年走了。我妈的话，对她关心是不够，因为她脑出血，我就护理过她一两年，慢慢恢复，能够生活自理算不错了。这几年事情比较多，很多事情就没有能够亲自带她到医院去检查了，只能够是叫人帮忙，或者说拖延时间。这一点有的时候也是无奈的，没办法，你冲突啊，有的时候时间挤不出来的时候，顾不了那么多，你只能够顾大的。因为随时很多人都要来了解松毛岭，我们也希望把松毛岭这个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希望这个松毛岭有更多人来关注，所以只要有机会，我们当然就要争取。到省里面，北京促成我们有关的项目，我们要做可行性报告啦。

主持人：所以很多时候，您的时间不是您自己决定的。

项永生：那是，必然的。因为既然我们都选择了，就有机会我们就要把握好。

主持人：那您决定做这个事情，当时家人支持吗？

项永生：家人都是反对的。有的时候也会发火，但是我也做她工作。我说，人一辈子，人各有志嘛。我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也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在做积德的事情。也只能够去安抚她，让她们不要反对。我们兄弟也想不通啊，你帮人家，不会帮我啊，哈哈哈……。啊，有的时候自己家扫墓都没有时间，人家都不理解。但是我们决定要做的事情，我这个人一定要去做的，一定要给它做出一个样子来。

主持人：身边的人，乡亲们怎么评价你这个行为？

项永生：你这个人会不会来骗人啊，有的人还是带着一个怀疑眼光。项永生厦门回来骗钱的。很多人都是骂你神经病啊，自己在厦门那边好好的这个日子不过好，去折腾这些干嘛？这个政府的事情，你去插手它干嘛？因为没办法，当时一个我们贫困县，资金各方面来讲也没有，再一个也不懂得这个历史，他们也无从下手。我们也不是说政府不好，因为以前我们确实政府方面有一些偏差，认为松毛岭战役牺牲太多的红军了，好像觉得不光彩，是灰色战役，不怎么去宣传，尤其“文革”，所以松毛岭战役变成鲜为人知啦。你就是叫政府来做这一块都没那么简单，哈哈哈……。民间有民间的优势，所以我们义无反顾地要回来做这个事情，开始的时候人家都摇头啦。

主持人：不但不支持，还可能冷嘲热讽。

项永生：对、对、对。还有人说，谁叫你去做的？那时候，我也是毫不客气的我说，是烈士英灵在呼唤，忘记历史你就是背叛，我们应当要把这段历史让世人认识，让子孙知道。

主持人：我知道您是在厦门做生意，做这个生态庄园，经济收入应该是很不错的，钱肯定是越赚越多。那你突然间抽身，这生意后来怎么办？

项永生：留给我爱人去搞嘛，能做多少就多少嘛。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开支就好了。当然损失是比较多的，很多人我不在了，不来了。后面她回来了，我们的项目租给人家拿不了多少钱啦。厦门房子也租出去，小孩也去同学那边去住，为了增加一点收入来维持，后面一年也就是8、9万块钱。因为你要做一个事情，你不可能面面俱到，肯定要有一些放弃，其实这个东西也很正常。一辈子几十年嘛，过了一天就是赚了一天，坏的方面就少了一天，我们也不会计较说，一定要多少收入，反正就是做嘛。后面赣龙铁路征用了一栋房子，包括地40多万，我们先用嘛。所以我那栋房子所有的资金我都垫下去，在家里面还好我说了算，有的时候回去不行就给我再拿，再拿。

主持人：还要贴补你。

项永生：弄到空为止，积蓄都花光了。

主持人：那刚开始建设松毛岭无名烈士公墓的时候，您碰到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项永生：主要还是资金问题。人家很多来问，他就说你这个是政府的事情，那政府是没这笔开支，不能面面俱到，所以很多事情你必须要民间要先行。那你现在要等他文物部门来认，他说你是县保啊，省保啊，或国保啊？是吧，你有一个过程。那没有这些，政府就没有这些经费，拿什么来做？

主持人：自己要垫进去多少钱啊，这是？
项永生：那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多少就垫多少，总不能半途而废了。有的工人请来了，有的工程队请来了，跟他商量嘛。像建设当中有的时候，人家工资过年到了，就是拿不到。我们年三十也要到人家家里去啊，带一点这个手信去啊，买点水果这种东西。对不起啊，今年是实在没办法，或者多少给人家一家分开来用。

主持人：大年三十儿都要去人家赔礼道歉去。

项永生：那是必然的。你过了那个时候不去，那就不同性质啦。

主持人：您做这个事情目前欠了多少债了？

项永生：20多万吧。

主持人：您看您一开始做这个事情啊，家底也掏空了，很多人还质疑你，那个时候怎么排解这个负能量啊？

项永生：只能够忍啊。

主持人：当时自己有没有偷偷流过泪，或者是想过放弃？
项永生：放弃我是从来不讲什么放弃。既然我要做事情，我是没有什么放弃的，就要走到底了。最困难的时候，人家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会流泪，哈哈哈。像我们去找赣龙铁路那边啊，他们也很支持，后面拿了一个32万的补助。不熟悉的，直接找他办公室，我住在龙岩三天，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也很感动。我说，我们社会还是有很多好人，也有很多理解我们的人共同来做这些事情。我们不会单单一个人去做，有一个就会有两个，后面有个别的，虽然钱出的少，三五百块钱，那是一种心意啊。

主持人：一直在坚持做啊，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质疑啊变没有啦？

项永生：至少是6年，这两年开始，现在理解啦。

主持人：现在松毛岭战地保护遗址都有哪几个部分组成啊？

项永生：现在比较像样的就是我们红军墓啊，前面一个广场嘛，在打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我们协会修了一个叫做“红军军魂亭”，上面还做了一个瞭望台。那还有修复了郭公寨前线指挥部，战壕给它找出来，开辟4公里的公路。

主持人：您少介绍了一个地方，您好像有一个很简易的住处就在那边。

项永生：啊，我一般都要住在那边。有很多人会去偷砍木头啊什么东西，住在那边对遗址的破坏啊各方面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因为没有人在山上，很多人都不愿意那么寂寞嘛，那我是习惯了，反正我在任何环境下，只要我喜欢做的事情，我都无所谓。安静有安静的这个活法嘛，是吧。

主持人：平时守陵的日日夜夜，你都会做些什么？

项永生：在山上，把路啊什么弄好一下嘛，有一些人上去玩啊，我们要给他提供一些资料。有的时候专家一些来考察、调研，给他们讲解。

主持人：我发现现在也有游客或者附近的村民到烈士公墓前去祭拜，这样的现象是不是会越来越多？

项永生：现在越来越多啦。现在不单我们当地的，现在就湖南、湖北、江西啊、赣州啊、广东啊等等，亲自找上来这边扫墓。因为啊，松毛岭战役啊，红九军团很多都是江西吉安那边过来的，九军团是那边成立的。独立二十四师呢，是闽西子弟兵。所以，这牵涉很多啊，好多好多人，越来越多啦。

主持人：看到这种景象应该是也感到比较欣慰啊。

项永生：那是。后面发生一个故事，（北京）长征文化促进会会长史会长啊，他要把长征文化给它做完整。来到这边，他对我们烈士的一个敬仰嘛，带了一瓶白酒，他打上字号叫做“红旗飘飘”，结果是倾盆大雨。我们县里面四套班子全部都陪同，然后建议说史会长能不能等雨停了？他说不行。他说当年我们红军啊，浴血奋战七天七夜的时候，枪林弹雨啊都毫无退缩，我们哪怕这个淋湿了又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前进。下大雨，到那边，诶，细雨绵绵小雨，结果呢，鞠躬完雨停了。尤其是他把一瓶酒倒在墓碑上那一瞬间啊，一下子就云开雾散，好像有人把那个云都拨开，非常透，非常晴朗的一片天，就是这红军墓这个上面。大家得到了很大的震撼，内心有一种感觉就是了，就感应啊。史会长马上灵感来，做了一首诗。他说，“烈士英灵天上在，拨开云雾见青天。红旗飘飘祭英烈，天长地久育后人。”

片花：

2010年，经当地民政部门登记批准，项永生发起成立的连城县中央苏区战地遗址保护协会正式成立，如今已经有100多人。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八十二年后，当年“无祀会”的成员已经离开我们，但“无祀会”的后人又以另外一种面貌依然在默默守护着松毛岭这方红色的热土，默默守护着红色热土下近万红军英烈的忠魂。今天，沿着319国道，人们登上松毛岭，透过密密麻麻的松树，依然能够看到当年的战斗遗迹，无论是蜿蜒的战壕、坍塌的掩体，还是布满弹孔的土墙，仿佛都在静静地诉说那场惊心动魄的恶战。在无名烈士墓上方，“青山处处埋忠骨，红军精神代代传。”14个红色大字谱写着不屈的灵魂、悲壮的生命之歌。在修建红军墓后，几年下来，项永生带领大家修建了一条通往参观战地遗址的简易公路，又建设了军魂亭、松毛岭红军纪念碑，修缮了瞭望台、郭公寨指挥部。松毛岭群山一带大量的红军战壕、掩体、临时战地医院、红军营房和极为珍贵的红军烈士遗物也得到有效地保护。
主持人：因为我知道您是咱们这个当地的农民哈，我看到你整理了大量的这个材料，现在做这些材料的汇总，难不难？

项永生：难还是有一点难度，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以前都是去做生意的，一下子要重新捡起来，要去整理这些资料，是有难度的。有的时候安静不下来，非得下半夜两三点钟安静的时候，你思路才清晰。所以要写这一块是一个挑战，倒不如我去干活，抬锄头去挖地还，还轻松一点。

主持人：但是还得写，没办法。

项永生：你没办法，你很多东西你要请人家，叫人家写，一要费用。第二来讲，要他理解，比我们自己写还难。就说有的时候，一个事情搞你三天三夜都正常。你毕竟要拿出来东西要有用，你要有根有据，特别是一些史实的事情，你要名副其实。

主持人：所以您这两年，为了做这些材料都去过哪里？

项永生：有关的地方我们都跑了。北京啊、福州啊、厦门啊、龙岩啊、江西啊、瑞金啊。

主持人：都去了哈。那上周我来采访你的时候，你给我了一张宣传单页，我看到单页名字是《永远的松毛岭》，封面是王直将军题的字，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了“永远的松毛岭”这几个字？
项永生：“永远的松毛岭”是那年我去福州采访他，他觉得这个松毛岭啊，红军的英雄精神，还有老百姓客家的这个美德，应该要好好地传承下去，应该要把这种精神啊，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所以他称“永远的松毛岭”。

主持人：那是哪一年？

项永生：11年的时候去的啦。

主持人：今年您52岁。

项永生：嗯。

主持人：守陵人这个工作，您打算做到什么时候宣布退休？

项永生：这个就当做，我们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嘛，没有什么退不退。只要我人在，就可以了，这个不一定什么退不退。只要健康的活着，我们做一点事情，不能成为负担，也不能称什么退休。就是一种生活，应当就是永远的事情。

主持人：当年，你的爷爷和乡亲们成立了“无祀会”，你现在发起成立了保护协会，应该说这是一种传承。有没有担心自己干不动的时候还有没有接班人来做这个事儿？
项永生：这个只要我们把这段历史啊，能够一代一代相传，应当啊是会后继有人的。现在国家特别重视这个红色文化，应该都会有接班人，将来大家会理解，会更多人来关注，也更多人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肯定不成问题。政府已经成立了一个松毛岭战地遗址保护开发服务中心，以这个项目来保护生态，项目来保护战地遗址，它也可以带动我们这个苏区松毛岭一带的经济，也是松毛岭一带的老区人民财富，那就更多人来关心松毛岭。那么，我们首先要打好这个基础，你说何愁没有人去感恩呢。

主持人：到时候人人都是这个守陵人，人人都是保护这块山水的人。

项永生：那当然，那是必然的。所以到时候就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主持人：今后你对松毛岭战地遗址保护啊，对咱们这块的建设有什么打算和想法？

项永生：我个人的话，一个就是继续地推动，还有挖掘这个红色资源，这个抢救性的。还有一个就是遗址保护。我们称英雄山松毛岭，所以我们主要宣传的松毛岭的英雄精神，可能以后也包括各行各业，只要是为革命，只要是为人民群众能够做正义的事情，能够展现英雄精神，这些人不管各行业的，都能称英雄。我们可以在这边搞一个英雄街，体现英雄文化。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理念，群众有这个想法，我们都要促成这些事情。

主持人：这都是您特别想做的一些事情接下来和要做的事情啊。我在采访您之前啊，我在微信上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下，你的故事大家怎么来看，点赞的人很多，敬佩的人非常得多，你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项永生：首先就要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支持嘛，对我们的高抬。其实我们没有那么高大，只是说尽一点我们绵薄之力啦，能做的事情，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也祝愿所有关心，所有支持我的一些朋友啦，健康，安康幸福。
主持人：你怎么评价自己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

项永生：应该还好嘛。因为我们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也习惯了。我们的生活啊，各方面应该是多姿多彩的嘛，有得有失嘛，将来应该会更好。

主持人：您说，有得有失。能帮我们谈一下您的得与失吗？

项永生：我们所得的，应当就是说我们能够得到社会支持与关心，他们的认可，还有一些文化能够得到传承，一种精神能够得到传承。这个是我们感到欣慰，这是得。能够让这个我们松毛岭牺牲这些红军英烈啊，能够有个安息之地，能入土为安，也了却了一个我们前人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通过这个遗址的保护，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是受益的事情。失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在经济上的一些失而已啦。还有一个对后代的培养，很少去照顾他们。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安逸啦，哈哈哈，这个就是失啊。但是这个失最终还是都会转化成一种力量，因为毕竟他们，作为我们小孩子来讲呢，我们长辈做的事情，只要是对得起天地良心的事情，他们都会模仿。像我们感觉还能做一点事情，我们尽量多做一点对得起我们子孙后代的事情。
主持人：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10月初，一个高19.34米的纪念碑在项永生的努力下终于落成，纪念着1934年的松毛岭战役。“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整个访谈大家听得出来，8年间，项永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困难，但辛苦和困难在他的口中，都是那么的云淡风轻，轻松自如。我在项会长身上看到了红军精神和长征精神的传承，松毛岭是英雄山，闽西人传承的是红军的英雄气，有着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气魄。在保护中发掘，在发掘中传承。在项永生的努力下，人们逐渐淡忘的历史被重新唤起，杂草荒山重新回归英雄山。他倾尽所有，守护的不仅是一个战役遗址，更是守护着一种精神，一种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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